
《林教头刺配沧州道》——节选自《水浒传》（选文时有改动）

背景介绍：

高俅见误入白虎堂并没有置林冲于死地，心有不甘，便买通押解林冲的两位差人，让两位想办法在路上折磨林冲，并寻找机会结果了林冲。

    林冲遭高俅陷害，流配沧州牢城，差两个防送公人监押前去。

    时遇六月天气，炎暑正热，薛霸一路上埋冤叫苦，说道：“却是老爷们晦气，撞着你这个魔头。”看看天色又晚，当晚三个人投村中客店里来，到得房内，两个公人放了棍棒，解下包裹。林冲也把包来解了，不等公人开口，去包里取些碎银两，央店小二买些酒肉，籴些米来，安排盘馔，请两个防送公人坐了吃。董超、薛霸又添酒来，把林冲灌得醉了，和枷倒在一边。薛霸去烧一锅百沸滚汤，提将来倾在脚盆内，叫道：“林教头，你也洗了脚好睡。”林冲挣的起来，被枷碍了，曲身不得。薛霸便道：“我替你洗。”林冲忙道：“使不得。”薛霸道：“出路人那里计较的许多。”林冲不知是计，只顾伸下脚来，被薛霸只一按，按在滚汤里。林冲叫一声：“哎也！”急缩得起时，泡得脚面红肿了。林冲道：“不消生受。”薛霸道：“只见罪人伏侍公人，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。好意叫他洗脚，颠倒嫌冷嫌热，却不是好心不得好报！”口里喃喃的骂了半夜，林冲那里敢回话，自去倒在一边。睡到四更，同店人都未起，薛霸拿了水火棍，催促动身。董超去腰里解下一双新草鞋，耳朵并索儿却是麻编的，叫林冲穿。林冲看时，脚上满面都是燎浆泡，只得寻觅旧草鞋穿，那里去讨？没奈何只得把新草鞋穿上。林冲走不到三二里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，鲜血淋漓。
注释：

籴(dĺ）：买进。籴米就是买米的意思。

馔（zhuàn）:饭食。

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》——节选自《水浒传》（选文时有改动）

背景介绍：

    高太尉知道在野猪林没有害死林冲，大发雷霆，又派了心腹陆谦、富安到沧州，一定要杀死林冲，这二人买通了监狱的牢头，趁着这场大风雪放火烧了草料场，想把林冲烧死。

    当时林冲便拿了花枪，却待开门来救火，只听得外面有人说将话来。林冲就伏门倾听，一个道：“这早晚烧个八分过了。”又听得一个道：“便逃得性命时，烧了大军草料场，也得个死罪。”又一个道：“我们回城里去罢。”一个道：“再看一看，拾得他一两块骨头回京，府里见太尉和衙内时，也道我们也能会干事。”

林冲听得三个人时，一个是差(chāi)拨，一个是陆虞(yú)候，一个是富安。自思道：“天可怜见林冲!若不是倒了草厅，我准定被这厮们烧死了。”轻轻把石头掇开，挺着花枪，左手拽（zhuài）开庙门，大喝一声：“泼贼那里去？”林冲举手，察的一枪，先拨倒差拨。陆虞候叫声：“饶命！”吓得慌了手脚，走不动。那富安走不到十来步，被林冲赶上，后心只一枪，又撂(liào)倒了。翻身回来，陆虞候却才行得三四步，林冲喝声道：“好贼，你待那里去！”批胸只一提丢翻在雪地上，用脚踏住胸脯，身边取出那口刀来，便去陆谦脸上搁着，喝道：“泼贼，我自来又和你无甚么冤仇，你如何这等害我?正是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。”陆虞候告道：“不干小人事，太尉差遣(chāi qiăn)，不敢不来。”林冲骂道：“奸贼，我与你自幼相交，今日倒来害我，怎不干你事?且吃我一刀！”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，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(wān)，七窍迸出血来，将心肝提在手里。回头看时，差拨正爬将起来要走。林冲按住喝道：“你这厮原来也恁(nèn)的歹!且吃我一刀。”又早把头割下来，挑(tiăo)在枪上。回来，把富安、陆谦头都割下来。把尖刀插了，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，提入庙里来，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，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。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，提了枪，便出庙门投东去。

注释：

陆虞候：即陆谦。虞候是当时的一个官位，是高太尉的心腹。

剜：就是挖的意思。

撂倒：弄倒。

恁的：那么。

